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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回摇
讨淮南箭伤御驾

过沛中宴会乡亲

摇摇却说高祖既臣服南越，复将伪公主遣嫁匈奴，也得冒顿欢

心，奉表称谢，正是四夷宾服，函夏风清。偏偏天有不测风云，

人有旦夕祸福，高祖政躬不豫，竟好几日不闻视朝。群臣都向

宫中请安。哪知高祖不愿见人，吩咐守门官吏，无论亲戚勋

旧，一概拒绝。遂致群臣无从入谒，屡进屡退，究不知高祖得

何病症，互启猜疑。独舞阳侯樊哙，往返数次，俱不得见，惹得

一时性起，号召群僚，排闼直入，门吏阻挡不住，只得任令入

内。哙见高祖躺在床上，用一小太监作枕，皱着两眉，似寐非

寐，便不禁悲愤道：“臣等从陛下起兵，大小百战，从未见陛下

气沮，确是勇壮得很。今天下已定，陛下乃不愿视朝，累日病

卧，又为何困惫至此！况陛下患病，群臣俱为担忧，各思觐见

天颜，亲视安否，陛下奈何拒绝不纳，独与阉人同处，难道不闻

赵高故事么？”高祖闻言，一笑而起，方与哙等问答数语，哙见

高祖无甚大病，也觉心安，遂不复多言，须臾即退。其实高祖

乃是愁病，一大半为了戚姬母子，踌躇莫决，所以闷卧宫中，独

自沉思。一经樊哙叫破，只好撇下心事，再起听政，精神一振，

病魔也自然退去了。

过了数日，忽来一个淮南中大夫贲赫，报称淮南王英布谋

反，速请征讨。高祖恐赫挟嫌诬控，未便轻信，乃把赫暂系狱

中，别令人查办淮南。究竟英布谋反，是否属实，容小子约略

表明。先是彭越被诛，醢肉为酱，分赐王侯。布得醢大惊，恐

轮到自己身上，阴使部将带兵守边，预防不测。会因爱姬得

病，就医诊治，医家对门，就是中大夫贲赫宅第。赫尝在英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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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右，与王姬亦曾见过。此时因姬就医，便想乘便奉承。特购

得奇珍异宝，作为送礼。待至姬病渐瘥，又备了一席盛筵，即

借医家摆设，恭请王姬上坐，自就末座相陪。王姬已不忍却

情，就也入席畅饮，直至玉山半颓，酒阑席散，方才谢别还宫。

布见姬已就痊，倒也心喜。有时追问病中情景，姬即就便称

赫，说他忠义兼全。哪知布面色陡变，迟疑半晌，方说出一语

道：“汝为何知赫忠义？”姬被他一诘，才觉得出言冒昧，追悔

无及，但又不能再讳，只好将赫如何厚馈，如何盛宴，略说一

遍。布不听犹可，听她说完，越加动怒，厉声诃责道：“贲赫与

汝何亲？乃这般优待，莫非汝与赫另有别情！”姬且悔且惭，

又急又恼，慌忙带哭带辩，宁死不认。偏英布不肯相信，竟欲

贲赫对质，使人宣召。赫见了来使，还道是王姬代为吹嘘，非

常高兴。及见来使语言有异，乃殷勤款待，探问情由。使人感

赫厚情，但与他附耳说明。赫始知弄巧成拙，不敢应召，佯说

是病不能起，只好从宽。待至使人去后，又恐布派兵来拿，当

即乘车出门，飞奔而去。果然不到半日，即由布发到卫兵，围

住赫第，入宅搜捕。四外寻觅，并不见赫，只得回去告布。布

又命卫兵追赶，行了一二百里，杳无赫踪，仍然退归。赫已兼

程西进，入都告变。

高祖恨不得杀尽功臣，正要他自来寻祸，还是萧何防赫挟

嫌，奏明高祖，才得高祖首肯，也虑赫怀有诈意，一面将赫系

住，一面派使查布。布因追赫不及，已料他西往长安，讦发隐

情。至朝使到来，虽然没有严诏，但见他逐事调查，定由赫从

中挑唆。自知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将赫家全眷，尽行屠戮，且

欲拿住朝使，一刀两段，亏得朝使预得风声，先期逃脱，奔还长

安，报称布已起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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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祖闻知，乃赦赫出狱，拜为将军，并召诸将会议出师。

诸将统齐声道：“布何能为？但教大兵一到，便好擒来。”高祖

却不免迟疑，一时不能遽决。原来高祖病体新愈，尚未复原，

意欲使太子统兵，出击英布。太子有上宾四人，统是岩栖谷

隐，皓首庞眉，一叫做东园公，一叫做夏黄公，一叫做绮里季，

一叫做甪里先生。向来蛰居商山，号为商山四皓。高祖尝闻

他重名，屡征不至。建成侯吕释之，系吕后亲兄，奉吕后命，要

想保全太子，特向张良问计。良教他往迎四皓，辅佐太子，当

不致有废立情事，释之也不知他有何妙用，但依了张良所言，

卑礼厚币，往聘四人。四人见来意甚诚，勉允出山，面谒储君。

及至长安，太子盈格外礼遇，情同师事，四人又不好遽去，只得

住下。到了英布变起，太子盈有监军消息，四皓已窥透高祖微

意，亟往见吕释之道：“太子出去统兵，有功亦不能加封，无功

却不免受祸。君何不急请皇后，泣陈上前，但言英布为天下猛

将，素善用兵，不可轻敌。现今朝廷诸将，都系陛下故旧，怎肯

安受太子节制。今若使太子为将，何异使羊率狼，谁肯为用？

徒令英布放胆，乘隙西来，中原一动，全局便至瓦解。看来只

有陛下力疾亲征，方可平乱云云。照此进言，太子方可无虞

了。”释之得四皓教导，忙入宫报知吕后。吕后即记着嘱语，

乘间至高祖前，呜呜咽咽，泣述一番。高祖乃慨然道：“我原

知竖子不能任事，总须乃公自行，我就亲征便了”。

是日即颁下诏命，准备亲征。汝阴侯夏侯婴，尚谓英布未

必遽反，特召入门客薛公，与他商议。薛公为故楚令尹，向有

才智，料事如神，既入见夏侯婴，说起英布造反等情，便以为确

实无疑。婴复问道：“主上已裂地封布，举爵授布，布得南面

称王，难道还要造反么？”薛公道：“往年杀彭越，前年杀韩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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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与信越，同功一体，两人受诛，布怎能不惧？因惧思反，何足

为怪？”婴又道：“布果能逞志否？”薛公道：“未必！未必！”婴

深服薛公言论，遂入白高祖，力为保荐。高祖也即传见，向他

问计。薛公道：“布反不足深虑，设使布出上策，山东恐非汉

有；若出中策，胜负尚未可知；惟出下策，陛下好高枕安卧

了！”高祖道：“上策如何”薛公道：“南取吴，西取楚，东并齐、

鲁，北收燕、赵，坚壁固守，乃为上策，布能出此，山东即非汉有

了！”高祖又问及中策下策。薛公道：“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韩

取魏，据敖仓粟，塞成皋口，便是中策。若东取吴，西取下蔡，

聚粮越地，身归长沙，这乃所谓下策哩。”高祖道：“汝料布将

用何策？”薛公道：“布一骊山刑徒，遭际乱世，得封王爵；其实

是无甚远识，但顾一身，不顾日后。臣料他必出下策，尽可无

忧！”高祖听了，欣然称善，面封薛公为关内侯，食邑千户。且

立赵姬所生子长为淮南王，预为代布地步。

时方新秋，御跸启行，战将多半相从，惟留守诸臣，辅着太

子，得免从军，但皆送行出都，共至霸上。留侯张良，平时多

病，至此亦强起出送。临别时方语高祖道：“臣本宜从行，无

如病体加剧，未便就道，只好暂违陛下！惟陛下此去，务请随

时慎重，楚人生性剽悍，幸勿轻与争锋！”高祖点首道：“朕当

谨记君言。”良又说道：“太子留守京都，关系甚重，陛下应命

太子为将军，统率关中兵马，方足慑服人心。”高祖又依了良

议，且嘱良道：“子房为朕故交，今虽抱病，幸为朕卧傅太子，

免朕悬念。”良答道：“叔孙通已为太子太傅，才足胜任，请陛

下放心。”高祖道：“叔孙通原是贤臣，但一人恐不足济事，故

烦子房相助，子房可屈居少傅，还望勿辞！”良乃受职自归。

高祖又发上郡、北地、陇西车骑，及巴、蜀材官，并中尉卒三万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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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使屯霸上，为太子卫军。部署既定，然后麾兵东行，逐队进

发。

布已出兵略地，东攻荆，西攻楚，号令军中道：“汉帝已

老，必不亲来，从前善战诸将，只有韩信、彭越，智勇过人，今已

皆死，余不足虑。诸君能努力向前，包管得胜，取天下也不难

呢！”部众闻命，遂先向荆国进攻。荆王刘贾，战败走死。布

取得荆地，复移兵攻楚。楚王刘交，分兵三路，出城拒布，有人

谓楚统将道：“布善用兵，为众所惮，我若并力抵拒，还可久

持。今作为三路，势分力散，彼若败我一军，余军皆散，楚地便

不保了！”楚将不从，果然两造交锋，前军为布所败，左右二

军，不战自溃，楚将亦遁。就是楚王刘交，也保不住淮西都城，

避难奔薛。布以为荆楚已下，正好西进，遂如薛公所料，甘出

下计，溯江西行，及抵蕲州属境会甄地方，正值高祖亲率大队，

迤逦前来。布望将过去，隐隐见有黄屋左纛，却也吃了一惊。

但势成骑虎，不能再下，只得摆成阵势，与决雌雄。

高祖就庸城下营，登高窥敌，见布军甚是精锐，一切阵法，

仿佛与项羽相似，心下很是不悦，因即策励诸将，出营与战。

布严装披挂，立住阵门，高祖遥与布语道：“我封汝为王，也足

报功，何苦兴兵动众，猝然造反！”布说不出什么理由，但随口

答说道：“为王何如为帝，我亦无非想做皇帝呢！”高祖大怒，

痛骂数语，便即用鞭一挥，诸将依次杀出，突入布阵。布令前

驱射箭，群镞齐飞，争注汉军，汉军虽不免受伤，仍然拚死直

前，有进无退。高祖也冒矢督战，毫无惧色。忽遇一箭飞来，

迫不及避，竟中胸前，还亏身披铁甲，镞未深入，不过入肉数

分，痛楚尚可忍耐。高祖用手扪胸，保护痛处，越觉得怒气上

冲，大呼杀贼。诸将见高祖已经中箭，尚且舍命奋呼，做臣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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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理应为主效劳，争先赴敌，还管什么生死利害，但教一息尚

存，总要拚个你死我活，于是从众矢攒集的中间，拨开一条血

路，齐向布阵杀入。布兵矢已垂尽，汉军气尚未衰，顿时布阵

捣破，横冲直撞，好似生龙活虎，不可复制。布众七零八落，纷

纷四溃，布亦禁止不住，带领残骑，回头退走。高祖尚麾众追

击，直逼淮水。布兵渡淮东行，只恐汉军追及，急忙凫水，多被

漂没。及渡过对岸，随兵已不满千人，再加沿途散失，相从只

百余骑兵，哪里还能保守淮南。布势尽力穷，不敢还都，专望

江南窜走。适有长沙王吴臣，贻书与布，叫他避难长沙。吴臣

即吴芮子，芮已病殁，由臣嗣立，与布为郎舅亲。布得书心喜，

急忙改道前往。行到鄱阳，夜宿驿中，不料驿舍里面，伏着壮

士，突起击布。布猝不及防，竟被杀死，好与韩信、彭越一班阴

魂，混做一淘，彼此诉苦去了。看官不必细猜，便可晓得杀布

的壮士，乃是吴臣所遣。既得布首，当然赍献高祖，释嫌报功。

那时高祖已顺道至沛，省视故乡父老，寓有衣锦重归的意

思。沛县官吏，预备行宫，盛设供帐，待至高祖到来，出城跪

迎。高祖因他是故乡官吏，却也另眼相看，就在马上答礼，命

他起身，引入城中。百姓统扶老携幼，欢迎高祖，香花载道，灯

彩盈街，高祖瞧着，非常高兴，一入行宫，即传集父老子弟，一

体进见，且嘱他不必多礼，两旁分坐。沛中官吏，早已备着筵

席，摆设起来。高祖坐在上面，即令父老子弟，共同饮酒，又选

得儿童二百二十人，教他唱歌侑觞，儿童等满口乡音，咿咿呀

呀地唱了一番，高祖倒也欢心。并因酒入欢肠，越加畅适，遂

令左右取筑至前，亲自击节，信口作歌道：

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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兮守四方！

歌罢，命儿童学习，同声唱和。儿童伶俐得很，一经教授，

便能上口，并且抑扬顿挫，宛转可听，引得高祖喜笑颜开，走下

座来，回旋动舞。舞了片刻，又回想到从前苦况，不由得悲感

交乘，流下数行老泪。父老子弟等，看到高祖泪容，都不禁相

顾错愕。高祖亦已瞧着，便向众宣言道：“游子悲故乡，乃是

常情。我虽定都关中，万岁以后，魂魄犹依恋故土，怎能忘怀？

且我起自沛公，得除暴逆，幸有天下，是处系朕汤沐邑，可从此

豁免赋役，世世无与。”大众听了，俱伏地拜谢。高祖令他起

身归座，续饮数巡，至晚始散。到了次日，复使人召入武负、王

媪，及亲旧各家老妪，都来与宴。妇女等未知礼节，由高祖概

令免礼，大众不过是敛衽下拜，便算是觐见的仪制。草草拜

毕，依次入座。高祖与他谈及旧事，相率尽欢，且笑且饮，又消

磨了一日，嗣是男女出入，皆各赐宴，接连至十余日，方拟启

行，父老等固请再留。高祖道：“我此来人多马众，日需供给，

若再留连不去，岂不是累我父兄？我只好与众告辞了！”乃下

令起程。

父老等不忍相别，统皆备办牛酒，至沛县西境饯行，御驾

一出，全县皆空。高祖感念父老厚情，命在沛西暂设行幄，与

众共饮，眨眨眼又是三日，始决计与别。父老复顿首请命道：

“沛中幸免赋役，唯丰邑未沐殊恩，还乞陛下矜怜！”高祖道：

“丰邑是我生长地，更当不忘，只因从前雍齿叛我，丰人亦甘

心助齿，负我太甚，今既由父老固请，我就一视同仁，允免赋役

罢了。”父老等再为丰人叩谢。高祖待他谢毕，拱手上车，向

西自去。父老等回入沛中，就在行宫前筑起一台，号为歌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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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。曾记清朝袁子才，咏有《歌风台》诗云：

高台击筑记英雄，马上归来句亦工。

一代君民酣饮后，千年魂魄故乡中。

青天弓剑无留影，落日河山有大风。

百二十人飘散尽，满村牧笛是歌童。

高祖行次淮南，连接两次喜报，心下大悦。究竟所报何

事，待看下回自知。

摇摇韩、彭未反而被戮，英布已反而始诛，是布固明

明有罪，与韩、彭之受戮不同。然韩、彭不死，布亦未

必遽反，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布之反，实汉高有以激

成之耳！究令布终不反，亦未必免祸。功成身危，千

古同慨，此张子房之所以独称明哲也。及高祖破布，

过沛置酒，宴集父老，大风作歌，慨思猛士，是岂因功

臣之死，自觉寂寥，乃为慷慨悲歌乎？夫猛士可使

守，枭将亦不反矣。甚矣哉高祖之徒知齐末，不知揣

本也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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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回摇
保储君四皓与宴

留遗嘱高祖升遐

摇摇却说高祖到了淮南，连接两次喜报，一即由长沙王吴臣，

遣人献上英布首级，高祖看验属实，颁诏褒功，交与来使带回；

一是由周勃发来的捷音，乃是追击陈僿，至当城破灭僿众，将

僿刺死，现已悉平代郡，及雁门云中诸地，候诏定夺云云。高

祖复驰诏与勃，叫他班师。惟淮南已封与子长，楚王交复归原

镇，独荆王贾走死以后，并无子嗣，特改荆地为吴国，立兄仲子

濞为吴王。濞本为沛侯，年方弱冠，膂力过人，此次高祖讨布，

濞亦随行，临战先驱，杀敌甚众。高祖因吴地轻悍，须用壮王

镇守，方可无患，乃特使濞王吴。濞受命入谢，高祖留神细视，

见他面目犷悍，隐带杀气，不由得懊悔起来。便怅然语濞道：

“汝状有反相，奈何？”说到此句，又未便收回成命，大费踌躇。

濞暗暗生惊，就地俯伏，高祖手抚濞背道：“汉后五十年，东南

有乱，莫非就应在汝身？汝当念天下同姓一家，慎勿谋反，切

记！切记！”濞连称不敢，高祖乃令他起来，又嘱咐数语，才使

退出。濞即整装去讫。嗣是子弟分封，共计八国，齐、楚、代、

吴、赵、梁、淮阳、淮南，除楚王交、吴王濞外，余皆系高祖亲子。

高祖以为骨肉至亲，当无异志。就是吴王濞，已露反相，还道

是犹子比儿，不必过虑，谁知后来竟变生不测呢？这且慢表。

且说高祖自淮南启跸，东行过鲁，遣官备具太牢，往祀孔

子。待祀毕复命，改道西行。途中箭创复发，匆匆入关，还居

长乐宫，一卧数日。戚姬早夕侍侧，见高祖呻吟不辍，格外担

忧，当下觑便陈词，再四吁请，要高祖保全母子性命。高祖暗

想，只有废立太子一法，尚可保他母子，因此旧事重提，决议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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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。张良为太子少傅，义难坐视，便首先入谏，说了许多言词，

高祖只是不睬。良自思平日进言，多见信从，此番乃格不相

入，料难再语，不如退归，好几日杜门谢客，托病不出。当时恼

了太子太傅叔孙通，入宫强谏道：“从前晋献公宠爱骊姬，废

去太子申生，晋国乱了好几十年，秦始皇不早立扶苏，自致灭

祀，尤为陛下所亲见。今太子仁孝，天下共闻，吕后与陛下，艰

苦同尝，只生太子一人，如何无端背弃？今陛下必欲废嫡立

少，臣情愿先死，就用颈血洒地罢。”说着，即拔出剑来，竟欲

自刎。高祖慌忙摇手，叫他不必自尽，且与语道：“我不过偶

出戏言，君奈何视作真情？竟来尸谏，幸勿如此误会！”通乃

把剑放下，复答说道：“太子为天下根本，根本一摇，天下震

动，奈何以天下为戏哩？”高祖道：“我听君言，不易太子了！”

通乃趋退。既而内外群臣，亦多上书固争，累得高祖左右两

难，既不便强违众意，又不好过拒爱姬，只好延宕过去，再作后

图。

既而疮病少瘥，置酒宫中，特召太子盈侍宴。太子盈应召

入宫，四皓一同进去，俟太子行过了礼，亦皆上前拜谒。高祖

瞧着，统是须眉似雪，道貌岩岩，心中惊异得很，便顾问太子

道：“这四老乃是何人？”太子尚未答言，四皓已自叙姓名。高

祖愕然道：“公等便是商山四皓么？我求公已阅数年，公等避

我不至，今为何到此，从吾儿游行？”四皓齐声道：“陛下轻士

善骂，臣等义不受辱，所以违命不来。今闻太子仁孝，恭敬爱

士，天下都延颈慕义，愿为太子效死。臣等体念舆情，故特远

道来从，敬佐太子。”高祖徐徐说道：“公等肯来辅佐我儿，还

有何言？幸始终保护，毋致失德。”四皓唯唯听命，依次奉觞

上寿。高祖勉强接饮，且使四皓一同坐下，共饮数卮。约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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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时辰，高祖总觉寡欢，就命太子退去。太子起座，四皓亦

起，随着太子，谢宴而出。高祖急召戚姬至前，指示四皓，且唏

嘘向戚姬道：“我本欲改立太子，奈彼得四人为辅，羽翼已成，

势难再动了。”戚姬闻言，立即泪下。高祖道：“汝亦何必过

悲，须知人生有命，得过且过，汝且为我作楚舞，我为汝作楚

歌。”戚姬无奈，就席前飘扬翠袖，轻盈回舞。高祖想了片刻，

歌词已就，随即高声唱着道：

鸿鹄高飞，一举千里。羽翼已就，横绝四海。横

绝四海，当可奈何！虽有缯缴，尚安所施！

歌罢复歌，回环数四，音调凄怆。戚姬本来通文，听着语

意，越觉悲从中来，不能成舞，索性掩面痛哭，泣下如雨。高祖

亦无心再饮，吩咐撤肴，自携戚姬入内，无非是婉言劝解，软语

温存，但把废立太子的问题，却从此搁起，不复再说了。

是时萧何已进位相国，益封五千户。高祖意思，实因何谋

诛韩信，所以加封。群僚都向何道贺，独故秦东陵侯召平往

吊。平自秦亡失职，在长安种瓜，味皆甘美，世称为东陵瓜。

萧何入关，闻平有贤名，招至幕下，尝与谋议。此次平独入吊

道：“公将从此惹祸了！”何惊问原因，平答道：“主上连年出

征，亲冒矢石，惟公守都中，不被兵革。今反复加封食邑，名为

重公，实是疑公，试想淮阴侯百战功劳，尚且诛夷，公难道能及

淮阴么？”何惶急道：“君言甚是，计将安出？”平又道：“公不如

让封勿受，尽将私财取出，移作军需，方可免祸。”何点首称

善，乃只受相国职衔，让还封邑，且将家财佐军，果得高祖欢

心，褒奖有加。及高祖讨英布时，何使人输运军粮，高祖又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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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来使，谓相国近作何事。来使答言，无非说他抚循百姓，措

办粮械等情，高祖默然。来使返报萧何，何也未识高祖命意，

有时与幕客谈及，忽有一客答说道：“公不久便要灭族哩！”何

大惊失色，连问语都说不出来。客复申说道：“公位至相国，

功居第一，此外已不能再加了。主上屡问公所为，恐公久居关

中，深得民心，若乘虚号召，据地称尊，岂不是驾出难归，前功

尽隳么？今公不察上意，还要孳孳为民，益增主忌！忌日益

深，祸日益迫，公何不多买田地，胁民贱售，使民间稍稍谤公，

然后主上闻知，才能自安，公亦可保全家族了。”何依了客言，

如议施行，嗣有使节往返，报知高祖，高祖果然欣慰。已而淮

南告平，还都养疴，百姓遮道上书，争劾萧何强买民田，高祖全

不在意，安然入宫。至萧何一再问疾，才将谤书示何，叫他自

己谢民，何乃补给田价，或将田宅仍还原主，谤议自然渐息了。

过了数旬，何上了一道奏章，竟触高祖盛怒，把书掷下，信口怒

骂道：“相国萧何，想是多受商人货赂，敢来请我苑地，这还当

了得么？”说着，遂指示卫吏，叫他往拘萧何，交付廷尉。可怜

何时时关心，防有他变，不料大祸临头，竟来了一班侍卫，把他

卸除冠带，加上锁链，拿交廷尉，向黑沉沉的冤狱中，亲尝苦味

去了。一连幽系了数日，朝臣都不知何因，未敢营救。后来探

得萧何奏牍，乃是为了长安都中，居民日多，田地不敷耕种，请

将上苑隙地，俾民入垦，一可栽植菽粟，瞻养穷氓；二可收取槁

草，供给兽食。这也是一条上下交济的办法，谁知高祖疑他讨

好百姓，又起猜嫌，竟不计前功，饬令系治！群臣各为呼冤，但

尚是徘徊观望，惮发正言。幸亏有一王卫尉，代何不平，时思

保救，一日入侍，见高祖尚有欢容，遂乘问高祖道：“相国有何

大罪，遽至系狱？”高祖道：“我闻李斯相秦，善归主，有恶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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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。今相国受人货赂，向我请放苑地，求媚人民，我所以把他

系治，并不冤诬。”卫尉道：“臣闻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相国

为民兴利，请辟上苑，正是宰相应尽的职务，陛下奈何疑他得

贿呢？且陛下距楚数年，又出讨陈僿、黥布，当时俱委相国留

守。相国若有异图，但一动足，便可坐据关中，乃相国效忠陛

下，使子弟从军，出私财助饷，毫无利己思想，今难道反贪商贾

财贿么？况前秦致亡，便是由君上不愿闻过，李斯自甘受谤，

实恐出言遭谴，何足为法？陛下未免浅视相国了！”高祖被他

一驳，自觉说不过去，踌躇了好多时，方遣使持节，赦何出狱。

何年已老，械系经旬，害得手足酸麻，身躯困敝，不得已赤了双

足，徒跣入谢。高祖道：“相国可不必多礼了！相国为民请

愿，我不肯许，我不过为桀纣主，相国乃成为贤相，我所以系君

数日，欲令百姓知我过失呢！”何称谢而退，自是益加恭谨，静

默寡言。高祖也照常看待，不消细说。

适周勃自代地归来，入朝复命，且言陈僿部将，多来归降，

报称燕王卢绾，与僿曾有通谋情事。高祖以绾素亲爱，未必至

此，不如召他入朝，亲察行止。乃即派使赴燕，传旨召绾。绾

却是心虚，通谋也有实迹，说将起来，仍是由所用非人，致被摇

惑，遂累得身名两败，遗臭万年！先是僿造反时，尝遣部将王

黄至匈奴求援，匈奴已与汉和亲，一时未肯发兵。事为卢绾所

闻，也遣臣属张胜，前往匈奴，说是僿兵已败，切勿入援。张胜

到了匈奴，尚未致命，忽与故燕王戚荼子衍，旅次相遇。两下

叙谈，衍是欲报父仇，恨不得汉朝危乱，乃用言诱胜道：“君习

知胡事，乃为燕王所宠信，燕至今尚存，乃是因诸侯屡叛，汉不

暇北顾，暂作羁縻，若君但知灭僿，僿亡必及燕国，君等将尽为

汉虏了！今为君计，惟有一面援僿，一面和胡，方得长保燕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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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使汉兵来攻，亦可彼此相助，不至遽亡。否则汉帝好猜，志

在屠戮功臣，怎肯令燕久存哩！”张胜听了，却是有理。遂违

反卢绾命令，竟入劝冒顿单于，助僿敌汉。绾待胜不至，且闻

匈奴发兵入境，防燕攻僿，不由得惊诧起来。暗想此次变端，

定由张胜暗通匈奴，背我谋反，乃飞使报闻高祖，要将张胜全

家诛戮。使人方发，胜却自匈奴回来，绾见了张胜，当然要把

他斩首，嗣经胜具述情由，说得绾亦为心动，乃私赦胜罪，掉了

一个狱中罪犯，绑出市曹，枭处首级，只说他就是张胜。暗中

却遣胜再往匈奴与他连和，另派属吏范齐，往见陈僿，叫他尽

力御汉，不必多虑。偏偏陈僿不能久持，败死当城，遂致绾计

不得逞，悔惧交并。蓦地里又来了汉使，宣召入朝，绾怎敢遽

赴？只好托言有病，未便应命。

汉使当然返报，高祖尚不欲讨绾，又派辟阳侯审食其，及

御史大夫赵尧，相偕入燕，察视绾病虚实，仍复促绾入朝。两

使驰入燕都，绾越加惊慌，仍诈称病床中，不能出见，但留两使

居客馆中，两使往了数日，未免焦烦，屡与燕臣说及，要至内室

问病。燕臣依言报绾，绾叹息道：“从前异姓分封，共有七国，

现在只存我及长沙王两人，余皆灭亡。往年族诛韩信，烹醢彭

越，均出吕后计划。近闻主上抱病不起，政权均归诸吕后。吕

后妇人，阴贼好杀，专戮异姓功臣。我若入都，明明自去寻死，

且待主上病愈，我方自去谢罪，或尚能保全性命呢！”燕臣乃

转告两使，虽未尝尽如绾言，却也略叙大意。赵尧还想与他解

释，独审食其听着语气，似含有不满吕后的意思，心中委实难

受，遂阻住赵尧言论，即与尧匆匆还报。

高祖得两人复命，已是愤恨得很，旋又接到边吏报告，乃

是燕臣张胜，仍为燕使，通好匈奴，并未有族诛等情。高祖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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